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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十点，参加这次悬

挂的唯一女生暖暖和她的
朋友已经早早地赶到了798
艺术区的大门口。和她一起
来的还有这次主持悬挂的
吴双权。

他们还随身携带了两
根长一米左右的钢条，在这

些正方形钢条的下部，均匀
地焊着六个钢环。“这就是

用来悬挂的器具。等下我们
把它们组装成十字形，四个

人就通过绳子悬挂在下面，
这两个东西，花了我两千块
钱。”吴双权这么解释。

十点半，吴双权等来了
小艺，小艺是吴双权的兄弟。

11点，人群慢慢聚集起
来，参加悬挂的三个人也已
经到场：暖暖、内蒙古赶来
的李龙、名牌大学的学生景
弘宇。12点多，主持悬挂的

人———大飞和他的两个朋
友到了。大飞的朋友王鹏参
与这次悬挂。

12点52分，悬挂的地点
总算定了下来，那是一间地
址为R—13的废旧院子，大
飞和小艺看中的是这个院

子里的三根牢固的排气钢
管。“四个人，顶多五百多
斤，肯定没问题。”小艺说完
就拉出几条铁链，哼哧哼哧
地爬上五米多高的排气钢

管，开始往上面绕铁链。
组合钢管、系绳子、维

持铁链的平衡，这都是悬挂
之前的准备工作。过程进展
很缓慢，过了一个小时，悬
挂用具才安好。

这件东西看起来很滑
稽：一根滑轮牵引的铁索绕

着5米高的排气钢管，下面
是两根钢筋组成的十字架，
钢筋架底下，挂着四个大铁
片，每个铁片上面都拴四根
红色的弹性软绳，看起来像
是一种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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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飞决定给他们

四环挂。那是一种在背后穿
四个钩子的悬挂方式。四个
钩子分别以脊椎为中心，左
右两边各两个，钩子的上下

距离是二指，而左右相隔是
三指。

到了该穿钩子的时间。
这个破旧的院子却没有让

四人可以趴下来的地方。大
飞想了一想，最后他借了一
条长木板凳，就让四人趴在
这个上面穿钩。

大飞比画着，用手和手

边的绳子估摸着在四人背

部描了钩子的大概位置，接
着，就该给四人穿针。王鹏

是第一个。脱光上衣后，这
个白皙的114斤的年轻人双
手抱住了长凳。

这次，是大飞穿针，小

艺是帮手。戴上橡皮手套的
四只手开始在王鹏的背后
摆弄。小艺用手死死捏住王
鹏背后的皮肤，让它拱起
来，方便大飞穿针。大飞拿
起U形钢钩，沾了沾旁边一
罐白凡士林，先用钩子穿破

皮肤上面描出的一个点，紧
接着，让它穿过第二个孔，
透了出来，其中，隔着一段
两指距离的皮肤。“穿针很
有讲究，不能穿太多的肉，
这样会让疼痛加剧，也不能
穿太少的皮，这样皮的承重

太少，会出现问题。”大飞这
么解释。

穿钩速度出奇的快，四
个人，十分钟左右，就全部
穿好。整整齐齐，一共16只

钢钩，在四个人背部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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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快三点，该挂了。

四人就那样背对背站
立，围成一个正方形。四个
人背后的钩子，也分别系在
了铁片下的红色软绳上。

很紧张，周围再也没有
一点声音，所有的人都等着
通过滑轮把他们往上拉，等

着他们“起飞”。
15点07分，“起———”

小艺这么一声喊，顺势开
始拉动钢索，四个人被缓
缓地吊了起来，因为重量，
四个人背部的皮肤拉起
来，起伏3-4厘米的它们成

为唯一的支点，支撑着整
个身体，四个人的腿在半
空中晃动。

四人开始手拉手，腿脚
合拢做了一些漂亮的姿势。

只可惜，这种最棒的姿
态没有持续多久。7分钟后，

也就是15点14分，等到小艺
放下钢索，王鹏的背部开始
不停地流血，景弘宇的双脚
刚沾地，就已经发晕。

大概休息了十分钟，四
个人的针头被拔除，对于大
飞和小艺，还有一项重要工

作要做，那就是处理四人背
部因皮肤拉伸而涌入的空
气。四人又如刚才一样一个
个趴上了板凳，小艺和大飞
用双手由下往上开始挤压
四人背部的空气。除了冒出
来的气泡还有伴随而出、已

经发黑的淤血。
“再打一针破伤风，就

没问题了。”大飞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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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次参加悬挂的唯

一女生，暖暖看起来还是有那
么一些不一样。

这位25岁的姑娘，在她的
眉骨、舌头、嘴唇上都打了大
大小小的洞，耳朵上，她甚至
还扩了孔。“我觉得我是有些
迷恋痛苦的。”对于参加悬挂

的理由，她这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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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îÓ我觉得我是有点迷
恋痛苦的。我玩过了文身、打
过孔、扩过孔。我想，悬挂应该
更刺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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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îÓ 八月份的时候，我
看到吴双权他们在包头的悬
挂现场，我看了觉得挺刺激
的，就决定要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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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îÓ 自己给的疼痛是
个很让人舒服的感觉。它是
一种释放，就像那句话“没有

人能伤害我，只有我自己能
伤害我”。

相对于别人来说，我们都
喜欢摇滚、穿孔、悬挂，这些不
是一般人能接受的，所以别人
觉得我们不那么正常，因为人
和人之间本来就不一样。我们
在一起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
题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好孩

子，但在别人眼里，为什么我
们就不是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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